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斯万·库彭自 2013 年
6 月起被任命为国际计划
（中国）的首席代表。

2010 年 5 月 至 2013
年 5 月期间，斯万·库彭曾
担任国际计划（越南）的项
目总监。 作为国际计划（越
南）高层管理团队的一员，
库彭 全面 负 责 国 际 计 划
“以儿童为中心的社区发
展”(CCCD)项目的质量和
有效性。 通过国际计划（越
南）的项目团队，库彭负责
管理在越南 9 个省份开展
工作的项目办公室， 并为
其提供以儿童权利为基础
的项目支持和指导建议 。
此前，他曾在国际计划（西
非地区办公室） 担任地区
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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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至今年 6月， 比利时人斯
万·库彭(Sven Coppens)作为国际
计划中国区的首席代表刚好满一
年。见到《公益时报》的记者，他笑
着直言：“你来采访的时机正好。 ”
库彭说，经过这一年，他对于中国
儿童福利领域的现状已经有了足
够的观察。而通过采访，记者能感
觉到， 他的这份好心情还来自于
国际计划经过在中国的长期发
展， 已经找到了不同于其他儿童
福利组织的专属领域， 并在这个
方向上有条不紊地前进着。

国际计划成立于 1937 年，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
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发
展组织之一。 1995 年，国际计划
进入中国，并在四年后将国家办
公室定在西安。 目前，国际计划
（中国）的项目覆盖了包括陕西、
宁夏、云南在内的多个省、市、自
治区，在儿童保护、儿童早期养
育与发展、灾害风险管理等领域
都开拓了独有的工作模式。

在未来五年内， 国际计划
（中国）的目标是，使贫困农村地
区的儿童， 尤其是边缘化的儿
童， 生活在一个尊重儿童的生
存、养育、发展、受保护和安全等
权利的社会里，并充分发挥他们
的潜力，使其具有意义地参与社
会事务。

谈到这个未来目标的时候，
在越南和西非等国家有着多年
工作经验的库彭显得十分自信。
即便在被问及筹款等困难是否
会阻碍目标实现时，他也依然保
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说：“我
们带来的附加价值会让这些问
题迎刃而解。 ”

《公益时报》：在刚过去的国
际儿童节，国际计划（中国）举办
了什么相关的活动吗？

库彭：在儿童节来临前的一
周，我们在社区层级举行了一些
庆祝活动。 今年并没举办全国性
活动的原因是，我们将主要的精
力投入在年底的国际女童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Girl Child)
上。 最近，联合国将 10 月 11 日
定为国际女童日，以倡导女童权
利，并特别强调男女平等和对困
境女童的关注。

《公益时报》：在你上任以来
的整一年时间内 ，国际计划 （中
国）做了哪些工作？

库彭： 我需要先说明一下，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以 1 年作为
基本单位的。 我们与合作伙伴都
采取了长期合作的方式，这使得
我们得到了足够开展长期计划
的资助。 所以，这 1 年来的工作
要放到最近 5~10 年的长期范围
内来看，那就是致力于以下三个
主要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儿童早期养

育与发展， 这一项目的目标群体
是乡村地区的弱势儿童， 通常为
留守儿童。在这个领域，我们分别
为 0~3岁和 3~6 岁的儿童创造更
多享受早期教育和服务的方式，
同时也让他们的家长在项目中受
益。该项目是完全通过我们的“社
区儿童发展网络”(CCDN) 实现
的， 这是一个我们与妇联系统合
作建立的协作网络， 它覆盖了我
们所工作的所有地区。 在这一网
络覆盖的地区内， 无论是留守儿
童、贫困儿童和偏远地区儿童，都
能得到应有的照顾。

第二个领域的工作我认为意
义更加重大———儿童保护。 在这
个领域内，我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
是国际计划全球框架的一部分，就
是建立一个基于社区的儿童保护
机制。 我们把所有应涉及的角色
都放到这个机制中， 比如当地政
府、学校老师和安全部门等。这样
一个机制实际上也和民政部主导
的全国性儿童保护系统相挂钩，
同时我们也借助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和妇联系统的大力支持。

在这个项目中，值得注意的
一点是，我们希望增加当地儿童
本身在其中的参与。 这些孩子们
其实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们身
边的环境，但通常他们的声音却
很难传递到国家层面，这是我们
希望推动的方面。

从今年开始，我们还在儿童
保护领域开展了一项创新，为适
龄的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训，目标
是让他们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项创新其实来自于我在越南

期间的实践，我们当时开展了一
个庞大的项目，找出在每个乡村
地区的工作机会，并专门为这些
工种配备相应的培训课程。 培训
结束后，我们会帮助他们进入人
才市场，得到职位，并至少开展
为期一年的后续跟踪。 在越南和
印度，这项工作都很成功，如今
在泰国和印尼也开始运作。 今年
我们与中国的专家一道分析这
个项目在中国的可行性。

我们认为，这个项目解决了
许多中断教育的青少年的难题。
在许多农村地区，免费的基础教
育只提供到 13~14 岁， 在这之
后，儿童便中断了教育，但他们
还不能够依靠这些基础教育获
得体面的工作，只能前往劳工市
场寻找一些体力工作。 这并不是
中国特有的问题，在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中， 这一现象都很普遍。
在从生产型经济到增值型经济的
转变过程中， 中国已经走在了前
头， 工作的机遇实际很多， 下一
步， 我们就是要联合教育部门和
劳动部门的力量， 共同把这些乡
村青年人的工作机遇挖掘出来。

最后，也是最有趣的工作领
域———灾害风险管理。 从去年开
始，我们开始致力于打造安全校
园。 我们把自然灾害的防范和儿
童联系起来，在校园中找出潜在
的威胁，并让学生和老师一道想
出避免这些风险的方法。 在云
南， 我们还进行了一项研究，探
讨气候变化对于不同性别儿童
的影响。 在中国这样一个气候和
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这项研究
的意义也非同小可。

《公益时报》：相比其他儿童
福利机构，国际计划（中国）的这
三个工作领域稍显独特，那么这
些独特项目的意义在于？

库彭：我们想实现这样一种
附加价值，让儿童对生活中的潜
在风险做更好的准备，让他们成
为解决自己生活中问题的参与
者，让社会形成一种氛围———儿
童的声音也能被传递出去。 在每
一种文化氛围下，让儿童的意义
都被纳入考虑范围，这也是国际
计划的机构愿景之一。

《公益时报》：那么在你提到
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你认为
儿童福利领域的问题是相似性
更多还是差异性更多？

库彭：我想两者都有。 我认
为， 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中
国和巴西是两个在儿童福利领
域做了大量工作的国家。 巴西的
工作做得很早，中国在这方面的
投入也不可谓不大，各有各的长
处。

我想，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
是，这些国家应该互相交流各自
的经验，而不是低头只顾走自己
的路。 我也确信中国肯定从巴西
的经验中吸取了很多值得参考
的部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国
家政策转变成地方政策，再转变
成能够落实的行动。而中国这 30
年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取得
了惊人的进步，她必然也是其他
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

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
尽相同，但我们的工作手法还是
遵循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各国

政府签订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其
次，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中国 19
年，但我们和全球的工作模式都
一样， 采取一对一的资助方式，
让儿童以这种方式获得长期资
助，并能将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
让全世界倾听，这也是我们项目
得到长期资助的基础。

《公益时报》：我们的主要捐
赠人来自于哪里？ 近些年是否感
觉到筹款上的困难？

库彭：主要来自于个人。 每
个人通过很小的捐赠，与受益儿
童建立起联系，这是我们主要推
行的方式，同时就是这种小额的
捐赠撑起了大部分的项目。 当然
我们也有来自于公司和机构的
大型捐赠，比如瑞典政府就一直
资助我们的儿童保护项目。

如果从筹款机会层面来讲，
这个数量的确在下降，在中国的
国际 NGO 都感受到了这种下
降。 但我并不担心，因为我们有
能力主动去适应这种变化。

其中一点就是改变自己，让
机构和项目有更多的附加值，让
项目更具技术含量。 我常常在
说，我们要超越慈善的范畴。 由
此出发，我们并不想做慈善机构
在做的项目。 1995 年，当我们刚
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一
些普遍性的项目， 没有什么重
点。 但现在的环境迫使我们要成
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普遍性的项
目已经不能让机构保留存在意
义了。 比如在儿童早期养育与发
展领域，我们提倡设立以玩耍为
主要内容的课程，而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指导性教育，这才符合这
个年龄段儿童的接受模式。 所以
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很多工作是
在做早期教育的方式转型，而不
是提供教育者培训，因为中国的
软硬件设施都十分完备，那不是
我们应该投入的领域。

类似地，我们在每个领域都
能为当地儿童福利领域的参与
方带来附加价值。 由于这种附加
价值，我们能够向潜在出资方证
明， 我们有能力实施我们的想
法，也有能力让他们的善款实现
这些附加价值。 所以对于筹款，
我一直保持乐观。

国际计划在许多风雨飘摇
的国家也设有办公室， 比如苏
丹、几内亚比绍等，这些都是刚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人民高
度贫困，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的
人力资源，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相当有限，所以目前还只能采
取普遍性的服务，但即使这样，
我们也能获得大量捐赠。 但我们
也不会因此就脚踏原地，在国际
计划所到之处，我们都争取变成
当地儿童福利领域的专家，而不
是泛泛之辈。


